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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曲波1923年2月22日生于山东省黄县枣林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上小学，15岁高小毕业即参加八路军，17岁加入共产党。初在胶东五支队政治部国防剧团当宣传员，后历任文化教员、指导员、青年干事、组织股长等职。1943年4月入胶东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此时开始文学活动，课余时间创作了剧本《麦收之后》和《排难除害》，由抗大学员排演。1944年夏从抗大毕业，任胶东军区前线报社566记者，冬天调作战部队，1945年随部队开赴东北。1946年冬天亲自带领小股部队参加北满林海雪原中的剿匪斗争，负过伤。历任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1950年因重伤转业到工业部门，历任机车车辆制造厂党委书记兼第一副厂长、设计院副院长、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等职。现已离休。1955年2月正式动笔创作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次年8月完稿。小说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京剧，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此后坚持业余创作，1966年完成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塑造农民起义首领形象的长篇小说《桥隆飙》。但因“文革”爆发，已经印成的书先是遭批判，后被拉到造纸厂化了纸浆。“文革”中惨遭江青等人迫害，《林海雪原》亦受批判。1978年夏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出席第四届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同年《桥隆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概要  1946年冬天，东北数十万配合蒋介石部队作战的土匪武装被解放军大部队荡平。匪首许大马棒、座山雕、马希山等纠集残股，窜居深山密林，并组织地下“挺进军”分子，伺机破坏，无比残忍。许大马棒偷袭杉岚站，一夜之间杀死几十人，将房舍全部烧毁。再用大兵团对付这些窜入茫茫林海的鲨鱼式、麻雀式匪股已经无效，于是军区领导改变战术，组织了36人的小分队，由团参谋长少剑波带领，进入深山密林，与敌人周旋。几天之后，小分队翻山越岭来到老爷岭。因为上次大部队搜山时，侦察能手杨子荣在这里发现了一双可疑的白色胶皮鞋。小分队住在九龙汇，杨子荣，孙达得和刘勋苍外出侦察，抓住了刁占一和许大马棒的副官栾平，得知许大马棒藏在山势险要的奶头山上。奶头山只有一条道能上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少剑波决定出奇制胜。一天黎明，对山里情况了如指掌的蘑菇老人带领小分队攀上比奶头山更险要的鹰嘴石。鹰嘴石比奶头山高出三五丈，且与奶头山相隔一条百丈深的山沟。外号“猴蹬”的栾超家凭借攀登绝技在鹰嘴石上拴了一条又长又粗的大绳，顺绳攀下石壁，双脚一蹬，弹到奶头山顶一棵大树上去了。战士们攀着这一根绳架起的天桥上了奶头山，全歼山上的顽匪，擒获许大马棒。根据审讯许大马棒得到的线索，在一个大雪天，小分队出发，追踪其他匪股。在深山里，他们发现了一个被刺伤的女人和一只血手套。杨子荣和孙达得追捕凶手，但凶手走进一座神河庙不见了。原来庙里的老道是个暗藏的匪首，他把凶手藏了起来。少剑波设计于第二天抓住了杀人凶手一撮毛。一撮毛真名刘维山，是座山雕的副官。少剑波从他身上搜出了记载着所有地下匪特详细名单的“先遣图”，还有座山雕请庙里那个老道除夕夜赴百鸡宴的信。那张先遣图本来属于许大马棒，藏在栾平家。许大马棒被歼后，座山雕想得到这张图，扩大自己的势力。刘维山将栾平妻子（那个受伤的女人）杀伤，为座山雕抢到了先遣图。掌握了这些情况，少剑波和杨子荣决定将计就计。足智多谋、虎胆熊心的杨子荣化装成许大马棒的饲马副官胡彪，打进凶险四伏的威虎山，献上先遣图，骗得座山雕的信任，被封为八大金刚之后的“老九”。他将威虎山的工事布置和火力设施写在桦皮膜上秘密送出。除夕夜，栾平逃上威虎山，认出了他。他机智地骗过座山雕和八大金刚，杀死栾平。他作为值日官，布置了360个火把，把威虎山照得如同白昼，又用大碗酒把匪徒灌醉。少剑波带领掌握了滑雪技术的小分队和李勇奇等民兵飞速赶到，与杨子荣里应外合，活捉座山雕，全歼匪徒，然后在山上过了个快乐的新年。女卫生员白茹用蘑菇老人传授的秘方给战士们治好脚上的冻伤。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少剑波和白茹相爱了。大匪首侯殿坤和谢文东不知道威虎山已被攻破，还命令座山雕和四旅旅长徐九彪偷袭小分队原住地夹皮沟。栾超家截得情报送上山来，少剑波率领小分队将计就计，快速回到夹皮沟。杨子荣仍然自称座山雕的团副胡彪，把九彪的人马引到火堆周围烤火。少剑波下令引爆了埋在火堆周围的地雷。徐九彪被抓获，他的全旅被消灭。第二天，牡丹江省委和军区司令部的领导给小分队带来了嘉奖令，并命令他们逮捕神河庙中的定河道人。原来这个定河道人是冒充的，真正的定河道人早被他杀死。他真名宋宝森，当过日本人的间谍，后来又成了国民党要人，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省和军区领导回牡丹江后，少剑波带领补充了人员的小分队向遥远的绥芬大甸子出击，争取利用战士们的滑雪技术，在天暖雪融之前歼灭侯殿坤和马希山等。在密林里，他们遇上了武艺高强的神枪手姜青山和他神奇的猎犬赛虎。姜青山因为枪法好，被马希山硬捉去当保镖。他坚决不向穷人开枪，便逃到深山里来了。他引导小分队避开步步都有被大雪掩埋危险的山沟，抄近道从大完颜分水岭的绝壁上下去，来到绥芬大甸子，找到了侯殿坤等人的老巢。少剑波在遇刺受伤的情况下，和杨子荣等队员们召开军事民主会，群策群力，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他们先是用调虎离山计，假装逃走，将匪徒全部人马调离其老巢，然后利用滑雪技术绕道快速奔向敌人老巢，捉住了匪首的亲属，并将匪巢烧毁。敌人发现上当急忙返回时，他们早已安全撤离，反而绕到敌人背后，俘获了50多名掉队匪兵。敌人老巢被焚，无处安身，便欲与小分队决一死战。于是双方开始了林海雪原大周旋。有一次小分队上了敌人的当，陷入险境，但最后还是发挥优势战胜敌人，迫使匪徒们窜过基密尔草原向长白山方向逃去。少剑波派两个战士急送情报给王团长。王团长在敌人必经的滨绥路设下埋伏，与小分队前后夹击，歼灭了大部分匪徒。侯殿坤等带着30几个残兵逃入长白山，企图靠天险四方台阻拦追兵，以图东山再起。小分队在长白山的活地图棒槌公公和李勇奇、姜青山的配合下，翻过四方台追上敌人，击毙侯殿坤、马希山，活捉谢文东，全歼匪徒，获得最后胜利。小分队走出林海雪原，汇入大部队，向南方挺进，去消灭蒋军主力。
作品鉴赏  《林海雪原》是一部赞颂解放军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优秀长篇小说。它对于这一主题的成功表达及其无穷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于它的传奇性。小说的传奇性是由作家对事件、人物、环境的描写以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的穿插造成的。林海剿匪，斗智斗勇，化妆侦察，雪地追踪，打虎上山，土匪黑话，地下先遣军，八大金刚，神枪手猎人，机敏的猎犬，……小说叙述的这些故事本身就极富于传奇性，引人入胜。传奇性在小说塑造的人物形象上，体现得尤其充分。就小分队的成员而言，有的足智多谋，有的虎胆熊心，有的怀有某种绝技，都是奇异超群的英雄。少剑波料敌如神，总是能高瞻远瞩，深思熟虑，制定出最佳行动方案。杨子荣只身闯进威虎山，骗得座山雕的信任，居然在栾平认出他来的情况下，巧妙地化险为夷，置栾平于死地。孙达得两条腿长得比一般人长，善于行走，在传递情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栾超家自幼在山林中长大，又轻又瘦，机灵如猴子，所以能在奇袭奶头山的战斗中架起那条关键的“绳桥”。其他如长着银丝胡子的蘑菇老人，头戴大风帽、身披山羊皮大衣、双目炯炯的棒槌公公，他们从小在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里长大，采药挖参，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至于那个化妆成老道住在神河庙里的宋宝森，则散发着一股妖气。小说描写的环境更是非同一般：转瞬间就能卷起积雪填平几道山谷的穿山风，纷纷扬扬将整个空间填满、三步之外看不见人的大雪，百丈高绝壁上由三条大石缝上下相连的三关道，特别是“蘑菇老人神话奶头山”和“棒槌公公奇谈四方台”两章中描写的奶头山和四方台，都是那么奇异、凶险、神秘，像是神话的境界。小说在描写这种环境的时候，有时借用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来烘托。如蘑菇老人讲的灵芝姑娘和好猎手狄英儿的故事，棒槌公公讲的李鲤姑娘和李鲤鸟的故事。这直接给环境涂上了一层奇异、浪漫的色彩。总之，作家对小说中事件、人物、环境的特异性的描写造成了小说的传奇性。但是，这种传奇性追求并没有流于无节制的渲染和夸张。相反，作品力求把传奇性与生活实感统一起来。所以，写少剑波，既写他的神机妙算，也写他在林海雪原大周旋中中了敌人的埋伏；写杨子荣，既写他的虎胆熊心，也写他在初见座山雕时和见栾平逃上威虎山时的紧张与害怕；即使是“长腿”孙达得，在6天走了700里路之后，也筋疲力尽了。小说对于凶险、神秘的环境的描写，也是以东北林海变幻莫测的气候和险要的地理环境为基础的。在风格上的传奇性之外，这篇小说的结构也有自己的特点。从总体上看，它采用的是单线结构方式，既根据故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叙述。先讲奇袭奶头上，再讲智取威虎山，最后是与侯殿坤、马希山一伙的林海雪原大周旋。这种结构方式的好处是：从总体上看小说叙述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剿匪故事，而这个大故事中的小故事又可以独立成篇。作者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在大故事中穿插进去许多小故事，于是在大的单线中造成许多小的复线。如在与座山雕斗争的过程中，就有三条线索同时发展：杨子荣在威虎山内与敌人周旋；孙达得风餐露宿取情报；少剑波带领战士们学滑雪准备出击。这样就使小说线索分明而又头绪繁多，别具一种魅力。在情节发展上，小说自觉追求张与弛的结合。小说叙述的故事本来就具有惊险性，作者也自觉地通过迭出的悬念、突转的形势抓住读者。例如一撮毛钻进神河庙突然失踪；一个奇怪的女人抱着孩子从庙里出来，在冰上走，又坐火车，不知她往哪里去，小孩子居然一两天无声无息；杨子荣在威虎山中正干得得心应手，他审讯过的栾平却逃上山来；等等。但作者在惊险曲折的情节发展中，也有意识插入一些轻松愉快的插曲。奇袭奶头山之前让蘑菇老人讲一段美丽浪漫的神话传说；在出击威虎山的急行军中，让李勇奇讲一段山林经验；在与侯殿坤等人的大周旋中，战士们又谈论东北的风土人情又比赛唱歌。对少剑波与白茹爱情的描写，则给小说带来了抒情格调。惊险曲折与轻松愉快的结合，一张一弛，既丰富了小说的风格，又使情节发展富于变化，增强了艺术魅力。（刘晴）
